
2017年第2期 

总第 134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No．2，2017 

Gen．No．134 

成吉思汗神话：13～19世纪蒙古族史传文本思维结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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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神话式思维往往以叙述故事的形式，象征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成 

书于l3世纪的《蒙古秘史》深受萨满文化影响，其中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与17世纪受藏传佛教影响的 

史著相关内容大不相同，然而在思维结构上却一脉相承，它们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神圣光环，借以 

重构成吉思汗伟大、神圣形象，希冀激发和振兴蒙古人的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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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神话作为特定时空环境中人类思维和文化的产物，能够反映文化规范或思维模式中 

人类活动的基本态势。一个民族是以分化了的思维，或理性地或审美地或宗教地对待神话，还是依 

然将神话或神话的思维方式有意无意地“整合”于自己的文化中，实际已显示了其文化的不同与思 

维结构的差异。公元13世纪，蒙古族以统一的蒙古汗国的身份登上了当时中国风生水起的政治舞 

台。作为13世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成吉思汗从蒙元帝国的太祖升华为蒙古民族共同信奉的圣祖， 

进而成为固着在蒙古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具有根基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这一演化的具体过程 

在13世纪至19世纪蒙古文学文本的思维结构中显得尤为清晰。 

《蒙古秘史》是 13世纪蒙古族将旺盛精力和充沛元气转化为文字的首部史传巨著⋯。全书共 

计 12卷，从卷1第59节开始，直到卷 12的第268节，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成吉思汗从诞生到逝世， 

征伐战斗的一生。《蒙古秘史》众星捧月式的叙事结构模式影响了其后的蒙古史传文本和文学文 

本。笔者认为，13世纪政治元气最为旺盛的蒙古民族在 1240年收获的第一部书面史传巨著《蒙古 

秘史》在深层结构上，应与当时蒙古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同构。 

《蒙古秘史》内容分为三部分：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成吉思汗一生的活动历史；窝阔台汗的活 

动历史。全书中唯一与帝王有关的预言出现在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世祖朵奔篾儿干的妻子阿阑豁阿 

“感光生子”的神话中。哲学家恩斯特 ·卡西尔说：“神话存在的一切神圣性，归根结底源于本源的 

神圣性。神圣性并不直接依附于既成物的内容，而是依附于它产生的过程。不依附于它的性质和 

属性，而是依附于它过去的创始。把某个特定内容置于时间间隔之中，把它置于历史的深层之中， 

这样，它就不仅被确定为神圣的，具有神话和宗教意义的内容，而且也被证明的确如此。” “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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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正是这一段略显突兀而又神秘的著名神话提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元问题——成吉思汗家 

族的超自然起源，从而为整部《蒙古秘史》的创作思维奠定了基调，使全书的思维布局框入了因果 

相证、前后相应的逻辑结构。 

《蒙古秘史》第17节写道：“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 

名不忽合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 ”据实而论，《蒙古秘史》中阿阑豁 

阿生活的时代已属公元八九世纪，人们早已明白只有男女结合方能怀孕生子的道理。正因为如此， 

阿阑豁阿在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又生了三个孩子，便遭到头两个儿子和亲人的非议。阿阑豁阿自 

己也不得不承认：“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 

是”l1j( ，接着她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 

的光明透人肚里去时节，随E1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 

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随即，这位用心良苦的母亲用“一只箭杆易 

折，五只箭杆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的生动道理训诫五个儿子要团结一心。接下来的叙 

述中一字未提两个大儿子的态度，只写了阿阑豁阿死后，“兄弟五个的家私，别古讷台、不古讷台、 

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四个分了，见孛端察儿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与” 儿蚍 。由此 

推断，两个儿子接受了母亲的解说 ，也承认了三个弟弟的存在事实。可见，这里重要的不是这段神 

话传说的原始荒诞，而是这段神话传说所牢固具有的深厚文化心理背景和思维模式。 

《蒙古秘史》既然在开篇部分已让阿阑豁阿老祖母提出了神话式的超自然起源的问题，就需要 

在后文中解决。而这佐证的任务就直接落在了她的第十二代嫡孙、《蒙古秘史》成书之时已经贵为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的铁木真身上。众所周知，在神话思维中，以“象”为“征”是最为常见的思维模 

式。l3世纪的蒙古人也同样沿袭了这一思维传统，并用在成吉思汗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个事 

件——诞生和登基，借以证明阿阑豁阿“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 

才知道也者”的古老预言。 

《蒙古秘史》第59节记述了铁木真神奇的降生：“也速该巴阿秃儿的妻子诃额仑怀孕于斡难河 

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子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 

时生，故，就名帖木真。” ％ 第 60节写道：“诃额仑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帖木真、一名合撒儿、一名 

合赤温，一名帖木格，一个女儿帖木仑。帖木真九岁时，合撒儿七岁，合赤温五岁，帖木格三岁，帖木 

仑女子正在摇车内有来。”_l_( 可见，诃额仑母亲的子女中，只有长子铁木真出生时伴有“异相”。 

虽然那血块在铁木真后来艰难困苦的奋斗经历中似乎并未带来实际利益，但是，其”贵征”或“英 

雄”的象征无可置疑。 

《蒙古秘史》第 121节通过众民信奉的大萨满豁尔赤的神诰佐证了成吉思汗击败政敌，统领全 

蒙古的神圣性和正当性：“因神明告的上头，教我眼里见了⋯⋯有个无角犍牛拽着个大帐房下椿， 

顺帖木真行的车路吼着说道，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载着国送与他去。神明告与我， 

教眼里见了帖木真。我将这等言语告与你。你若做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说，我真个 

做呵，教你做万户。”_1 J( 后来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这位“无功可纪”的豁 

尔赤“封以万户”。第 123节记叙 ：“阿勒坛 ·忽察儿、撒察别乞众人共商量着，对帖木真说，立你做 

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 

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 

人烟地面里者。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 卿 虽然这里无任何文字明示铁木 

真称帝来自豁尔赤的神谕，但是记述的前后顺序很容易启示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豁尔赤神奇预言 

的影响力上。 

《蒙古秘史》以“象”为“征”的神话思维除了显现在上述间接的例证之余，还投射在成吉思汗 

形象的具体描绘上。《蒙古秘史》第62节借助翁吉刺氏人德薛禅之口说九岁的铁木真“眼明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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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儿 ̈ 。显然，这般“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容貌气质应属聪慧精明之相，也是富贵神勇之特 

征，可与铁木真与生俱来的种种贵征相呼应。铁木真毕生的统一大业征程中，在纳忽山消灭 自恃强 

大、目空一切的乃蛮部是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值得玩味的是，《元史》《史集》《多桑蒙古 

史》等多种蒙古史著中对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役的记述是典型的正面手法。如《元史》记 

载：“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擒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 

计。” 儿 唯有《蒙古秘史》运用文学手法，通过乃蛮联军札木哈与乃蛮塔阳罕的战前对话，用夸张 

的语言不仅生动塑造了势如破竹冲锋在前的四员大将和合撒儿钢嘴铁牙的凶猛形象，更借助札木 

合之口描绘出一位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吉思汗：“那如贪食的饿鹰一般垂着流涎，张开尖嘴冲上前来 

的⋯⋯他的全身用生铜炼成 ，就是用铁锥去扎 ，也找不出空隙；他的全身用精铁锻成，就是用钢针去 

刺，也找不出狭缝” 儿 “。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秘史》之后的蒙古族诸多文史著作中再无如此原始狰狞地比喻和描绘成 

吉思汗及黄金家族成员，即使是蒙古民间文学最负盛名的《江格尔》《格斯尔》等以夸张、比喻见长 

的英雄史诗作品中也未出现。笔者认为，这段“杀人于无形”的诡异比喻的神奇功效潜藏着更为深 

层的背景原因。这种神话式思维方法之所以经千年而不衰，自有其特定文化固有的生命力。这力 

量既源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外在诸因素，也有文化心理、民族气质、思维结构等内在 

诸因素。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它的存在作为一种事实去刻画，而无须做出进一步的价值判断。 

《蒙古秘史》通过记叙事件和形象化的思维程序构成原始神话思维的主体性结构，以民族英雄 

为历史过程的载体，将历史进程与人的精神领域衔接，通过历史主体完整的精神风貌，彰显人的思 

想、心理和性格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蒙古史学和文学定下英雄主义历史观的基调。 

17世纪初，后金政权的崛起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蒙古史学家们陷入了对政治教训 

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中。新的社会语境也激活了沉寂二百年的蒙古族历史文学的创造力，《黄 

金史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相继问世。 

固什喇嘛罗桑丹津的鸿篇巨制《记古代诸王奠定的国家制度之著作简要汇总黄金史纲》 (简 

称《罗 ·黄金史》)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于蒙古地区，对蒙古民众的史学普及和同时代史学家的著 

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罗 ·黄金史》由三部分构成：印度史；西藏史；蒙古史。它直接吸收《蒙 

古秘史》的蒙古史部分，既记述了蒙古族起源、黄金家族谱系及成吉思汗生平事迹，也补充了明代 

蒙古内部和黄金家族的内讧以及达延汗统一蒙古、阿拉坦汗引入藏传佛教等历史事件。显然， 

《罗 ·黄金史》在内容构成上仍延续着由《蒙古秘史》始创的集历史性、纪传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史 

传传统风格。然而，正是从这部《罗 ·黄金史》开始，蒙古人的祖源上溯至印度一西藏王统，这一新 

的史学动向直接影响了其后的《蒙古源流》等诸多历史著作。 

鄂尔多斯名门贵族萨囊彻辰撰写的《蒙古源流》 是 17世纪另一部重要的蒙古历史文学名 

作。它在体例上更加接近编年史规范的史传，以纪年顺序系统记载了成吉思汗征伐除克烈、乃蛮等 

大部落之外的蒙古高原其他部落的事迹，填补了《蒙古秘史》的缺憾和中世纪其他蒙古文史著的遗 

漏。《蒙古源流》的结构设计遵循 17世纪蒙古文史书所通用的印一藏一蒙一统相承的叙述模式， 

在卷首部分有详细的有关宇宙生成、人类起源的内容。全书由七大部分组成：宇宙生成、人类起源； 

印度王统史；西藏王统史；蒙古汗统史；满洲皇统史；跋文；79节格言诗。据实而论，在佛教创世说 

和印一藏一蒙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写就的前三部分的内容与蒙古史本无关系，但被作者视为蒙古 

汗统史必不可少的前史部分，费墨不少。 

l7世纪复兴史传传统的《罗 ·黄金史》《蒙古源流》与史传创始之作《蒙古秘史》在史学内容、 

文学手法、思想精神等方面的亲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就指导思想和审美取向而论，《罗 ·黄金 

1 35 



史》和《蒙古源流》与藏传佛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不容置辩的。笔者认为，从思维学的角度解析 

这两部史传文本的创作思维结构，通过论证它们与《蒙古秘史》潜藏的神话思维结构的承袭、发扬 

的顺接关系，为蒙古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渊源提供佐证是有益的学术尝试。 

从记叙事件的思维程序和形象化的思维程序共同构成的思维主体性结构来看，《罗 ·黄金史》 

《蒙古源流》与《蒙古秘史》比较，新增添的内容突出体现在蒙古族源的外延和成吉思汗形象的神圣 

化。这种思维结构的新趋向与 17世纪蒙古史学家们所面对的历史语境和社会问题存在直接关系， 

与他们的认识水平、知识构成和心理期待同构。深究其内在原因，仍与《蒙古秘史》肇始的思维规 

范和精神诉求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传统的原始神话思维与外来传人的宗教思维相契合，构成了 

l7世纪蒙古史传文本独特的神话宗教思维，从而为凝聚蒙古民族文化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我们知道，早在7世纪时，蒙古人口口相传蒙古部落祖先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神奇事迹及 

其后裔诸部的奋斗业绩都记录在《蒙古秘史》中。经过数世纪的史学断档，l7世纪蒙古史学家们在 

恢复蒙古史传传统的过程中，在藏传佛教的猛烈刺激下，把祖先族源牵强附会至印藏王统和佛教偶 

像上。在他们的笔下，蒙古族古老记忆中的祖先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神奇事迹和太祖成吉思汗 

“右手握血块诞生”的异象也得到了理性化、世俗化的修改。《蒙古源流》第 3卷写道：“(阿兰 ·果 

火)她生下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两个儿子。脱奔 ·咩哩犍去世了。后来，阿兰 ·果火哈屯每天夜 

里都梦见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模样的人与她共寝，第二天天一亮便出[门]而去。[她把这梦]常讲给 

妯娌们听，久而久之，寡居着生下了博寒 ·葛答黑、博合睹 ·撒里直和孛端叉儿 ·蒙合黑三个儿 

子。” _(％ 面对两个大儿子的质疑，“她把先前那个梦的原由整个讲了一遍，又说：‘由此看来，你们 

那三个弟弟很像是天神之子。现在，如果你们五个人不和睦，各行其是，就会像前面那些单支箭一 

样，独自一人就能吃掉[你们]；如果共同行动，就会像后面那束箭一样，即使是众人也不能战 

胜。”，【5_ 太祖成吉思汗的诞生也正常化为“从先前那个戊子年以后经过三千二百九十五年， 

[是]壬午年，也速该 ·把都儿父亲和月伦母后二人生下了一个妙相俱足的儿子。因为当时正逢 

[也速该 ·把都儿 ]俘获了塔塔儿的铁木真 ·斡怯归来，所以就给儿子取呢名：天赐的铁木 

真” ⋯∞’。显然，这种与《蒙古秘史》潜在的原始神话意识相矛盾的处理方式说明，17世纪蒙古人 

文化心理中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已胜过了原始神话思维。 

受藏传佛教黄教教义影响，《罗 ·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等史传作家致力于蒙古汗统史与印 

度、西藏王统史的嫁接，形成了17世纪崭新的蒙古佛教史学观。在萨囊彻辰的笔下，蒙古王统与古 

代吐蕃颈座王下传七代的海穴后侧金座王有嫡脉血缘关系。在《蒙古源流》中，成吉思汗的远祖孛 

儿帖 ·赤那成了古代吐蕃金座王流亡异地的第三子。他携带妻子豁埃 ·马阑勒渡过腾吉思海，至 

不儿罕 ·合勒敦山下，被巴塔人推举为首领。这些巴塔的蒙古人认为：“这是个有根脚人家的子 

嗣，我们没有首领，可以奉他为那颜。[就这样]奉戴他作了那颜，一切遵照他的旨令行事。”l5_( 

显然，从创作思维意识来看，无论是《蒙古秘史》中“奉上天之命而生”的蒙古祖先孛儿帖 ·赤那，还 

是《黄金史》《蒙古源流》中“有根脚人家的子嗣”蒙古祖先孛儿帖 ·赤那 ，其证明成吉思汗及其家 

族起源的神圣性的想法是相同的。蒙古史学家们借助外来佛教文化深奥精髓的内涵和瑰丽恣肆的 

想象表达，巧妙地完成了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传统思维的提升与拓展。 

自北元政廷退居朔漠，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在政治命运、经济命脉、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承等 

方面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故。从统治民族到仰人鼻息的身份颠覆，对蒙古人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以及伦理价值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情感模式和心性结 

构，也改变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他,fflJll~应社会流行趋势，通过印 

藏王统与蒙古王统的嫁接，试图以令人尊重的神谱和家谱的方式暗示一种尊贵的社会契约，从而在 

与外族的利益之争中起到提升民族 自尊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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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萨满教思想影响的蒙古人看来，代代口耳相传的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事迹是真实可 

信的，是成吉思汗祖先与共同信仰的“长生天”之间存在特殊亲缘关系的口实明证。而《蒙古秘史》 

共有17处内容涉及萨满教“长生天”崇拜事项，但丝毫没有把成吉思汗视同“长生天”或“长生天” 

嫡脉子嗣或赋予神相异禀的诡异记载。在《罗 ·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史传著作中，史家们有意凸 

显自《蒙古秘史》以降潜藏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原始神话思维，明确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各 

种神迹异能，进一步强化了神话化的书写模式。如《罗 ·黄金史》中，成吉思汗系佛陀涅架3250年 

之后受天命再次降生人间。 

在 17世纪蒙古史学家们的笔下，成吉思汗被描绘成遵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令，背负拯救众生 

的使命，下凡人间，治理俗世的命定英雄，是孛儿只斤家族中唯一“享受天命的人主”。出于同样的 

良苦用心，这一时期的蒙古史学家们大胆运用艺术表现手法，或演义史实，例如把窝阔台、拖雷等儿 

孙后辈的事迹嫁接到成吉思汗身上；或以纯属虚构的故事情节增强文本的说教力度，例如成吉思汗 

梦兆先知敌情、成吉思汗化身为白发长须的老人弯弓射箭训诫心怀不满的同胞兄弟等。甚至，在罗 

桑丹津的《黄金史》中，杜撰了合撒儿“酒席上曾抚摩忽兰合敦的手”等有悖人伦的臆说故事和叛逃 

闹剧，通过丑化合撒儿的形象，强调成吉思汗嫡系血脉的正统性，打压支系旁脉的觊觎。《蒙古源 

流》中亦如此：“却说，脱欢太师身骑米喇散的良种淡黄马，绕圣主[成吉思合罕]的官帐三圈儿，挥 

刀劈帐顶，说道：‘⋯⋯现在全体蒙古人众都已成了我的[属民]，我要按照从前蒙古历代皇帝的规 

矩建立帝号!’说完给圣主奉上了供物，转过身时，[只听]圣主的金箭筒‘啪!’地发出了响声，向那 

厢一看，[金箭筒]中孑L内有一支纰箭在颤动着。当即，脱欢太师的鼻子和嘴里冒出了鲜血，[他]慌 

乱不知所措。当有人给他脱下衣服，让他恢复知觉时，大家看见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显出了箭痕。 

到主上的箭筒跟前去一看，只见中孔内有一支龇箭的铁扣两边沾上了血迹。” I( 

神话式思维往往以叙述故事的形式，象征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在生 

存生业的整体性活动中，人类依照理想概念和具体历史存在构成自身。综上所述，17世纪的蒙古 

史学家们承继13世纪《蒙古秘史》的创作思维，甚至愈加凸显其蕴藏最深的神话思维，不遗余力地 

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神圣光环，借以重构成吉思汗不可侵犯的伟大、神圣形象，意图振兴蒙古 

民族的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他们的努力再次有力证明了文化学和世界史上颠扑不 

破的一条发展规律，即尽管由外部原因引发和催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转型，但是其演进中所遵循 

的路线、所采用的范型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母体文化的脐带。正是 17世纪蒙古史传文本在思维结 

构上借助神话一宗教思维，推动了成吉思汗形象从历史英雄升华为蒙古民族文化英雄、信仰英雄的 

历程，进一步强调、强化、巩固了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民族文化核心凝聚力的象征符号意义，在民族文 

化史上起到了巩固信仰的现实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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